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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陶老有誉儿癖， 另一友人老

徐则好责其子。

陶老誉儿， 并非常人那样， 夸耀

儿子入了哪所名校 ， 考试得了几分 ，

竞赛得了几名， 乐器过了几级， 外语

会了几门。 如此炫耀， 究其实是在展

示自己的钱柜。 可陶老没钱， 也不以

寻常胜负为意 。 每每高兴且 “炫耀 ”

的， 是儿子出今入古， 提出刁钻的问

题， 难倒了老父亲。 小朋友痴迷围棋，

陶老便写诗， 教诲儿子 “长气要如人

养气， 偏师大可敌雄师。 宁从失处争

先着， 莫为收官便乱吹”。 他人以为这

是教子， 我却知他实是誉儿。 从前杜

甫夸幼子宗武 “问知人客姓， 诵得老

夫诗” （《遣兴》）， 又谆谆诲以 “诗是

吾家事”， “精熟 《文选》 理” （《宗

武生日》）， 诲之即夸之， 以其能传衣

钵也。 陶老也是诗人， 心事自可例而

推之。 又小陶孩提时， 一如其他小孩，

爱在纸上乱涂乱画 ， 有时丹黄盈纸 ，

有时只是一线缭绕， 皆旋即弃去， 毫

不可惜。 陶老因此作偈子， 谓秋风摧

折草木， 全无怜惜， 可见造化成毁世

界 ， 只如小儿一般 。 比造化于己子 ，

那陶老岂非造化的爸爸？ 当时看到此

诗， 我不由得赞叹， 陶老陶老， 棋高

一着啊。

老徐却是责子派。 日常埋汰 “犬

子 ”， 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 同样是下

棋， 他说： “上午陪小徐下了两局象

棋， 爷俩不欢而散……” 他替奶奶告

乏： “小徐打电话打得连奶奶都听得

不耐烦了……” 他嘲笑儿子不识字 ：

“小徐拱进书房， 看到摊开的地图集，

念道： 滚州、 豫州、 扬州……” 嘲弄

儿子的成绩： “看到班级群公布的成

绩信息 ， 竟然还有考得比小徐差的 ，

某人乐坏了……” 他也记录儿子的反

击 ： “独坐客厅 ， 听着外面的雨声 ，

喝酒发呆。 屋里传来小徐的声音： 你

别看爸爸整天把论文摆在电脑上， 也

没看他写几个字……” “在书房正准

备看几页书， 他拱过来说： ‘爸， 等

有时间我教你练练书法哈！’ 小徐大师

昨天才去上了第一节书法课…… ”

“昨天指导小徐语文， 修改之前作业中

的错误。 今天， 接他回来， 说是改了

也没改对。 俺抱怨说这答案应该没问

题， 不一定非用那个 ‘标准答案’。 小

徐叹气曰： 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老徐不写诗， 但喝酒的嗜好跟陶

潜是一样的。 陶公正好写过一首 《责

子》 诗， “抱怨” 五个儿子又懒又笨，

只知道玩。 黄庭坚评说： “想见其人

岂弟慈祥， 戏谑可观也。” 清人温汝能

却批评黄涪翁 “强作解人”， 以为这是

陶前县令 “无可如何 ” 之辞 （语见

《陶诗汇评》 卷三）。 看来温汝能缺一

个陶老这样的父亲， 也没有老徐这样

的朋友， 与陶渊明大有隔膜。

我喜欢陶、 徐二位 “小世兄”。 在

这个乏味的世界上， 他们生长得很生

动， 因为他们生长的方向是心性的宽

广。 某次去陶老家聊天， 见到小陶正

奋起 “金箍棒”， 要与爸爸对打。 不久

陶老戏做 “新年规划 ”， 其中一条云

“戒打儿子 ”。 不知道他人什么反应 ，

我脑海中的画面不是贾政狠狠打宝玉，

而是李靖苦苦斗哪吒。 而且陶老有一

首 《书 〈西游记〉 后》 诗， 其中写道：

“我于古通德， 所最爱者菩提师。 既授

弟子七十二般变 ， 又以筋斗云终之 。

其意盖云打不过即跑也， 何必抵死妆

脸皮。 天地多妖魔， 斗战不胜亦有时。

肥遁十万八千里 ， 毫发无损谁能追 ？

见道贵解脱， 困守无乃痴。 彼未数数

然， 何如此老神动而天随。” 想来小陶

世兄早得其父真传， 倘有 “斗战不胜”

的时候， 必是早早肥遁， 安会困待老

拳？ 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曾经写诗祝

福友人新出生的孩子： “愿他的心性

是和平宁静， /又能坚持真理， 像天使

海鲁文”； “愿他勇敢而大胆地正视/

虚伪的荣华、 人世虚伪的名声”； “愿

他能拔出人世的泥淖 ， /心灵依然纯

洁， 胸襟依然无损！” （余振译） 这也

是我对小陶、 小徐两位小朋友的祝福

和期待。

我也认识别的一些小朋友， 对他

们， 往往可怜多于喜欢。 大概因为他

们的父母炫耀他们却不懂得赞誉他们，

居高临下批评他们而非朋友一般与他

们相戏谑。 一百零一年前， 鲁迅先生

发表了 《我们怎样做父亲》， 他说， 先

觉醒的人当 “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

闸门 ，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

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 一百

零一年过去了， “幸福的度日， 合理

的做人” 的中国人变多了吗？ 也许吧。

至少在我认识的不多的小朋友中， 像

小陶、 小徐那样的也还有那么一两位，

比例似乎不低。 只是， 我有点怀疑鲁

迅先生所言父母当 “肩住了黑暗的闸

门” 这一说法。 这样的人物， 大概是

不会要孩子的。 而父母为了孩子肩扛

重压深感痛苦， 孩子会快乐吗？ 陶老

与老徐， 他们与人世固然有许多龃龉

不合， 却又都有一种游戏人间的心态，

这才是孩子们快乐的原因吧。

对了， 老徐的公子大名 “一芥”，

这是我起的。 取义于 《维摩诘所说经》

“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 ”，

即一颗小小的草子中藏得下三千大千

世界 。 我虽微小 ， 我心却广大无垠 。

对徐、 陶两位小世兄的心量， 我是很

有信心的。

追记书迹与诗词里的靳文翰
虞云国

现代传媒无远弗届。 靳文翰先生的

哲嗣靳予兄定居美国 ， 在微信上看到

《书迹与诗词里的靳文翰 》 （2019 年 3

月 29 日 《文汇报·笔会》）， 去夏归国，

辗转找到了我。 在卡德公寓的邀谈中，

他澄清了拙文游移的史实， 补充了未及

的轶事； 返美后传来了家藏的其父书迹

与自己的忆文。 我感到有必要补写这篇

追记， 既订正前文的疏误， 也丰富靳文

翰的形象。

一

靳文翰自幼长在北京 ， 也确如其

说 ， “三十年代初 ， 余负笈东吴大

学”， 那时的东吴校长杨永清乃其父靳

志的好友 ， 特许他免学费就读 。 他晚

年书迹录有在学期间的绝句， 落款说：

“五十年前负笈东吴时 《姑苏杂诗》 之

一， 壬戌闰四月”， 壬戌是 1982 年。 其

诗清新堪诵：

流水小桥过女墙， 先生来去水云乡。

南东灵气清如许， 都付春风发海棠。

尽管如此 ， 靳文翰却想回北京 。

1932 年 ， 他自作主张借助其父的关系

返京寄读于燕京大学， 还帮好友、 后来

成为名作家的徐迟搞了张转学假证明

（半年后事发， 徐迟重回东吴）。 一学期

后， 他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 转读清华

大学政治学系 。 1935 年毕业 ， 同年考

取清华大学研究院。

全面抗战爆发， 靳文翰携恋人衣家

瑛一路播迁， 南下昆明， 在西南联大继

续学业， 次年衣家瑛毕业。 直到赴加拿

大留学前 ， 两人生活在一起 。 据 1939

年 8 月 22 日 《顾颉刚日记》， 云南大学

教师朱宝昌请饭， 邀请顾颉刚、 靳文翰

与衣家瑛等四人； 五天后又记及 “遇靳

文翰夫妇”。 据靳予兄说， 其父 1949 年

10 月才正式结婚， 新娘吴缬文出身安徽

世家 （其曾祖吴毓兰 《清史稿》 有传），

上一年刚毕业于靳文翰执教的东吴大学

法学院。 昆明期间， 靳文翰携衣家瑛同

赴饭局时两人并未结婚， 却令顾颉刚误

解为夫妇。 靳文翰对发妻从未隐瞒过这

段交往， 但始终深藏着这段恋情。 靳文

翰去国后， 据 《吴宓日记》 吴学昭注，

衣家瑛曾赴重庆歌乐山药专任教， 抗战

胜利后返回吉林故里， “因婚姻的不幸

深受刺激， 患精神分裂症， 直到去世”，

年仅 33 岁。 靳文翰晚年书迹里 ， 有一

幅录明清之际今释澹归的 《风流子·咏

上元风雨》， 落款题云 “忆亡友衣家瑛，

庚申清明前一日 ” ， 条幅上端仍钤着

“偶然留鸿爪” 的椭圆印。 庚申是 1980

年， 距衣家瑛去世已 31 年， 靳文翰显

然借他人之酒杯， 浇心中之块垒：

东皇不解事 ， 颠风雨 、 吹转海门
潮 。 看烟火光微 ， 心灰凤蜡 ； 笙歌声
咽， 泪满鲛绡。 吾无恙， 一炉焚柏子，

七盌覆松涛。 明月寻人， 已埋空谷； 暗
尘随马， 更拆星桥。

素馨田畔路， 当年梦、 应有金屋藏
娇。 不见漆灯续焰， 蔗节生苗。 尽翠绕
珠围 ， 寸阴难驻 ； 钟鸣漏尽 ， 抔土谁
浇？ 问取门前流水， 夜夜朝朝。

叶恭绰在 《广箧中词 》 里以 “痛

切” 二字点评这首词， 其中不少词句同

样触发靳文翰的 “痛切” 感， 激起我们

的联想力： 随着远赴枫叶之国， 他俩恋

情也 “烟火光微， 心灰凤蜡”， “笙歌

声咽， 泪满鲛绡” 则恍若分袂之际的真

实写照； 历经沧桑， 旧情缱绻， 获悉的

却是伊人消殒， 落得 “明月寻人， 已埋

空谷； 暗尘随马， 更拆星桥”； 直到晚

年， 他依然忆起春城那 “素馨田畔路，

当年梦、 应有金屋藏娇”； 但这段感情

却无果而终， “不见漆灯续焰， 蔗节生

苗”； 一切早已结束， 她的坟头 “抔土

谁浇”？ 唯有他， 心底的思念犹如 “门

前流水， 夜夜朝朝”。

这年清明前五日， 靳文翰还手书朱

彝尊的 《高阳台》， 从朱词有 “重来已

是朝云散， 怅明珠佩冷， 紫玉烟沉” 与

“动吟处， 碧落黄泉， 两处谁寻” 云云，

与追悼衣家瑛也应有关。 同日， 他还抄

录 《沈园 》 两首 ， 借放翁至死不忘唐

琬， 表达对昔日恋人的无尽思念。

二

靳文翰在多伦多大学法学院攻读国

际行政法 ， 1943 年获法学硕士学位 。

其父靳志闻讯 ， 手书自作七律 ， 其序

云： “书赠诗一首寄加拿大， 送刘琴五

加拿大履新馆长， 男文翰留学彼土， 思

得奖学金， 转入美国哈佛， 赋此称意。”

琴五为中国首任驻加公使刘师舜之字，

诗迹就是托他转交的。 首联说 “冠剑雍

容接上游， 送君直到海东头”， 结句云

“项斯倘肯逢人说， 离凤清声老凤羞”，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诗还勉勖他 “乐处

不飞真冻雀”。 拿到学位当年， 靳文翰

便南下美国， 但最终没能转入哈佛， 而

是进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继续攻读英

美法。 连续两个夏天， 他相继在华盛顿

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美军太平洋战区特

别训练中心教授中文， 暑假结束再返芝

大学习， 并在东亚学院兼教中文。 1945

年， 他曾兼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

法律顾问。 而 “芝城旧事” 就发生在这

几年间。

那首 “惊鸿照影” 的七绝作于 1980

年， 这有他另一幅落款 “庚申春日偶成

两首” 的手迹为证。 其一即前文过录的

那首， 那位女士就是他美国房东的女儿

Irene （中文名 “艾琳”）， 双方感情已进

入订盟三生的阶段。 但一封故国飞鸿促

成靳文翰决计归国， 东吴大学法学院院

长盛振为驰函聘请他任教。 异国学生与

房东女儿之间的罗曼史只留下一段照影

春波。 《庚申春日偶成》 其二如下：

杜宇声声四十年， 沈园魂舞事如烟。

游丝落絮杨枝柳， 系尔东风万里船。

杜宇声声唤他 “不如归去”， 三四

两句追忆了挥袂诀别的当年情景。

回国以后， 靳文翰即入东吴大学法

学院执教英美法 （前文据 《吴宓书信

集》 吴学昭注， 误记他一度受聘清华大

学研究院）， 不久在圣约翰大学兼授政

治学 。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 这

两所大学因系私立大学与教会学校被撤

销， 他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 专业也从

法学与政治学改行世界史 。 1950 年 ，

朝鲜战争爆发， 中美关系恶化， 他与艾

琳中断了联系。 终于等来了两国建交，

次年艾琳就飞来中国， 与他久别重逢，

时距分手已 32 年 ； 她也早为人妇 ，

“绿叶成荫子满枝 ”。 1981 年 ， 靳文翰

的女儿由艾琳资助赴美留学。

颇具戏剧性的是， 艾琳的丈夫张国

和与靳文翰竟是旧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不久， 东吴大学法学院大一学生张国和

投笔从戎 。 1945 年 8 月 ， 他以王耀武

军外事处上校联络官身份参与布置芷江

受降会议室 （ 《华西坝的传奇 ： 曹振

家—两次译员经历 》，见http : / / www .

pinlue . com / article / 2018 / 09 / 1914 /

477301980901 . html ） 。 次年春 ， 张国

和取得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随即考

取教育部自费留学资格 。 1949 年获芝

加哥大学法律博士， 进入联合国担任翻

译直到退休。 靳文翰与他是东吴大学法

学院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双料系友，

但无论哪所大学， 他俩都没有时间上的

交集。 而据靳文翰晚年诗迹， 他在国内

时与张氏兄弟就有交往。 其诗稿有跋语

说： “和兄弟三人不相见者如参与商，

今四十年来首次共度新春于春明， 喜国

事之兴隆， 家人之团聚， 遂各为一绝，

以志雪鸿泥爪之迹云尔。 辛酉上元前九

日 。 文翰为国和书于上海 。 ” 辛酉乃

1981 年 ， 这年春节前 ， 张国和回国 ，

邀靳文翰同往北京， 与其弟国霞、 国骏

共度新年 ， 正月初六 （即 “上元前九

日”） 前两人返沪， 靳文翰赠三兄弟各

一绝 ， “为国和书于上海 ” 。 从所说

“四十年来” 推断， 靳文翰从沪渎起碇

前往加拿大前， 或与家居上海租界的张

氏兄弟见过面 ， 时为 1940 年 8 月 。

1981 年， 他赠张国和诗云：

今岁何幸手足情， 鞭火迎春在北京。

圆明旧址共一游， 拳棋书画结同心。

除了结伴同游圆明园废址， 还一起

喝酒猜拳下围棋 （其赠国骏诗有 “醉酒

猜拳情意浓 ”， “棋逢对手笑争锋 ”），

共话燕京旧梦， 回忆逝水往事 （赠国霞

诗有 “而今燕京旧梦温”， “多少往事流

水奔”）。 从诗作与跋语看， 靳文翰心情

是畅悦的。 艾琳的后续故事， 因当事人

都已去世而无法完整复原。 据张国和讣

告 （艾琳其时健在， 讣告应经其过目），

他和艾琳初见时， 艾琳正在芝加哥大学

就读中国史专业， “对孔孟理论的了解

甚至有过于他”， 而张国和曾 “演倒立向

她求婚” （蒙靳予兄提供中译 ）， 1948

年喜结连理。 有理由推测， 张国和与靳

文翰曾经的交往， 在赢得艾琳芳心上或

许也起过作用。 1982 年， 张国和退休后

与艾琳曾来上海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过

一年。 其时程应镠先生主政历史系， 与

靳文翰或各有居停中介之力。

1985 年，靳文翰受美国格林奈尔学

院（Grinnell College）之聘，以“希斯”客座

教授（Visiting Heath Professor）偕夫人赴

美讲学； 次年执教于康涅狄格州的三一

学院 （Trinity College），与艾琳夫妇颇有

往还， 两家保持着纯挚的友谊。 又过一

年， 靳文翰从复旦大学退休，1990 年代

其夫人移居美国康州，他便往来于中美

之间，位于纽约市郊的艾琳家成为他来

去时的落脚点。 在康州居住时，他过段

时期就会开车去艾琳家叙旧聊天。 这种

生活状态延续到他 1997 年再次赴美 ，

其时他已 85 岁， 子女不再放心他独自

驱车去艾琳家。 这次，他只待了两个月，

就返回上海，再也没去过美国。

2000 年五月初一 ， 他在卡德公寓

再书那首 “芝城旧事” 的追忆之作， 距

其去世不足四年。 后人已难猜测， 他归

国原因之一， 是否与再也不能自驾造访

艾琳家有关。 但可以肯定， 对靳文翰来

说 ， 这段 “偶然留鸿爪 ” 的 “芝城旧

事” 是萦怀终生的。

柏饼与槲包
杨月英

与中国传统节日使用阴历不同 ，

日本自明治改历之后 ， 端午节过的是

阳历 5 月 5 日。 4 月中下旬的时候， 超

市里开始售卖一种用黄色或绿色的树

叶包着的带馅糯米团子 ， 称作柏饼 ，

是日本过端午节的时令点心 。 我觉得

很好吃， 并且非常管饱 ， 有一阵经常

买来当作早餐， 常见的有漉馅、 粒馅，

以及白味噌馅三种口味 。 前两者都是

甜的豆沙馅， 区别只在于豆沙的质感

不同 ： 漉馅指漉去赤豆皮的细沙馅 ，

粒馅顾名思义， 指赤豆并不煮烂成沙，

仍保留颗粒分明的口感 。 白味噌馅则

是白芸豆泥里掺入了白味噌 ， 甜中略

带着一点咸味 。 白味噌以西京 （即京

都） 出产者知名 ， 日本超市里售卖的

味噌， 常以 “西京白味噌” 作为卖点，

因此， 白味噌馅的柏饼也被视作西京

风味的时令点心 。 我自己比较喜欢白

味噌馅的， 尝起来的感觉 ， 比豆沙馅

纯粹的甜味口感层次更丰富一些。

这种糯米团子所以得名柏饼 ， 是

因为外层用了 “柏叶 ” 来包裹 。 然而

实际上， 日语里的柏 ， 写作假名是か

し わ ， 所 指 的 是 拉 丁 名 为 Quercus

dentata 的槲树， 而非中文里往往和松

树并称的柏树 。 槲字的日语假名也作

かしわ， 和日语里的柏字发音相同 。

在日语中， 槲字不常用 ， 大约就因此

被同音的柏字取代了 。 中文语境里的

柏树 ， 日语用汉字 “桧 ” 来表示 。

《本草纲目》 里称： “柏叶松身者， 桧

也。 其叶尖硬 ， 亦谓之栝 。 今人名圆

柏。” 可知桧在中文里指柏科植物， 但

未必如李时珍所言专指圆柏 。 古诗文

中， 桧常常用来和松并称 ， 语义同松

柏， 比如苏轼的诗句 “三年归来真一

梦， 桥山松桧凄风霜”， 即是如此。 桧

字在现代汉语里很少用到 ， 但日语中

仍常见。 日本的神社 、 寺庙多用柏木

建造， 重建的时候请信众捐钱 ， 募捐

告示里写明捐款将用来购买建筑材料

的桧皮、 桧木， 也就是汉语的柏树皮、

柏木。 柏树皮的作用是铺设屋顶。

要而言之 ， 中文里的槲树 ， 在日

语里写作柏 （常用）、 槲 （基本不用），

日语的柏、 槲发音相同 ； 指柏科的植

物 时 ， 中 文 用 “柏 ” 字 （常 用 ） 、

“桧” 字 （现代汉语不常用 ）， 日语则

不用 “柏” 字 （已用来指槲树了）， 专

用 “桧” 字。 这是汉语和日语之间存

在的汉字与语义不一致 ， 造成容易混

淆的情况。

日语中使用汉字名称的动植物名，

所指称的物事与汉字原意大相径庭 ，

类似的语例并不少见 。 阅读没有拉丁

名对照的古典日本博物学典籍时需要

加以留心， 若是望汉字而生义的话就

容易出错。

槲树为壳斗科栎属植物 ， 叶型宽

大， 边缘呈波纹状 ， 用来包裹小点心

正合适。 而柏科植物的特征是叶子为

鳞叶或刺叶 ， 如常见的圆柏 、 侧柏 、

刺柏等， 皆叶型狭小 ， 就不可能有这

样的用途。 《北史·倭国传》 提及当时

日本的风俗， 有 “俗无盘爼 ， 藉以槲

叶， 食用手餔之 ” 的记载 ， 是用槲叶

包裹食物的最早记载 。 槲树新叶长成

时， 老叶并不同时脱落 ， 而是老叶新

叶共生一段时间 。 在日本风俗里 ， 认

为这是子孙繁荣的好意头 。 柏饼从江

户时代开始， 成为风靡日本的端午时

令点心， 除了形式上保留用槲叶包裹

食物的古风之外 ， 也因为这种讨口彩

的涵义 。 商家制作柏饼时 ， 用黄色 、

青色的槲叶来区别不同的馅。

《北史·倭国传》 里所谓 “俗无盘

爼， 藉以槲叶”， 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

比如日本绳文时代就是以出土绳文陶

器而得名， 可知古代日本并非如 《北

史》 所记载没有餐具 ， 而是在生产力

不高的古代， 使用当地常见的植物包

裹食物， 一来取之方便 ， 二来也有藉

着植物的清香 ， 来使食物获得特殊风

味的用意， 我国的荷叶饭 、 竹筒饭亦

是如此。 古代因地制宜的风俗 ， 保存

到如今便成了各地的特产。

古文献里提及我国古代用槲叶包

裹食物的记载寥寥无几 ， 倒是关于槲

叶衣裳的诗文相当常见 ， 比如陆游

《剑南诗稿》 里的 “槲叶为衣草结庐”，

以隐士自况， 把拾取槲叶连缀作衣和

结草为庐作为隐逸的象征 。 槲衣的用

法和荷衣相同 ， 在古典诗文之中 ， 成

为隐士服饰的代名词 。 《南史 》 中有

一处记载， 似与用槲叶包裹食物有关：

《南史·乐预传 》： “预建武中为

永世令， 人怀其德 ， 卒官 。 时有一媪

年可六七十， 担檞蔌叶造市货之 ， 闻

预亡 ， 大泣 ， 弃溪中曰 ： ‘失乐令 ，

我辈孤独老姥政应就死耳！’ 市人亦皆

泣， 其惠化如此。”

建武是南朝宋明帝的年号 ， 当时

乐预在永世县 （今江苏溧阳一带 ） 为

县令。 乐预在任上亡故时 ， 有老妪挑

着一担檞蔌叶到集市售卖 ， 得知乐预

的死讯大哭。 槲指槲叶 ， 蔌是野菜的

总称， 如 《醉翁亭记 》 里的 “山肴野

蔌， 杂然而前陈者， 太守宴也”。 但这

里把特指的槲叶和不特指的野菜相提

并论， 有语义未惬之感。

《尔雅注疏 》 中有 “朴樕 ， 一名

心。 某氏曰：‘朴樕， 槲樕也。’ ……故

郭云：‘槲， 樕别名。’” 据此， 槲和樕

为同一种植物， 互为别名。 《南史·乐

预传》 提及的 “檞蔌叶”， 更可能是指

槲樕叶， 也就是槲叶。 “蔌” 与 “樕”

字形相似， 造成了讹误 。 槲叶是一种

质感较硬的树叶 ， 口感坚韧粗糙 ， 无

法作为蔬菜食用 ， 和野菜并称颇为奇

怪。 如果理解成像如今菜场里出售粽

叶一样贩卖槲叶， 意思就通顺许多。

清初孙廷铨著有 《颜山杂记》， 记

载其家乡山东颜神镇的山川风物， 书中

提及 “四月蚕熟槲叶长， 皆取叶裹粟、

米、 面、 山花， 作角食”。 粽子古称角

黍， 《颜山杂记》 中的这段文字， 讲述

的就是当地用槲叶包粽子的制作方法。

豫西一带的端午节 ， 有着吃 “槲

包” 点心的风俗 ， 槲包也被当地人称

为槲包粽子， 有黄米槲包 、 糯米赤豆

槲包等数种口味 。 古代的粽子用黄米

作食材， 到了后世 ， 糯米粽取代了黄

米粽的地位。 黄米槲包口感很有嚼劲，

又有黄米的清香， 味道既复古又好吃，

非常有特色。

《北史·倭国传》 中， 把用槲叶包

裹食物视作日本风俗； 而据 《南史·乐

预传》 老妪售卖槲叶的记载 ， 很可能

在差不多的时代 ， 我国也有购买槲叶

用来包裹食物的吃货 。 如今 ， 中国的

槲包和日本的柏饼各自是当地的端午

时令点心， 生活在不同国度的可爱吃

货们， 对于吃的追求可以异曲同工到

这样的程度， 想到这一点 ， 忍不住会

心一笑。

①毛利梅园 《梅园草木花谱 》 ： 槲

（日语中称作柏）

②黄米馅槲包和糯米赤豆馅槲包

③毛利梅园 《梅园草木花谱》： 柏

④柏饼

②①

③ ④


